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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豐坊是漿糊人，也是冤枉他。他是化學腦殼，聰明得
很，學誰像誰，模誰是誰，「書學極博，五體並能。」他
模仿王羲之《蘭亭序》，別人以為是考古掘了唐太宗墓
室，將王公隨葬太宗的書法發掘再世了；他學石經本《大
學》，有點二的方家出了大價錢購買當文物藏；小時候即
有神童高譽，「才極奇，學極博」，他五歲時，老爸豐熙
帶他到御史董玥家玩，董御史逗他背書，說若一字不漏背
完《大學序》，獎一粒糖吃，豐坊童聲朗朗，一氣呵成沒
卡帶，卻是漏了一個熙字，董御史說為啥漏了熙字？豐坊
說得避家父諱，座中皆稱奇。正德14年，鄉試第一，人呼
豐解元，張時徹在其《寄訊南禺》詩中，對豐坊稱讚有
加：「聰明本天縱，曠識窮八垠；研探盡墳索，高論富經
綸。」
但豐坊確實是個漿糊人。黃宗羲在《豐南禺別傳》先是

誇他讀書認真：「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墜眶半寸。人有
出其左右，不知也。」不知道是豐坊的眼珠子真能自由活
動，吊出眼眶來，還是他戴一副眼鏡，掉出來的不是瞳仁
是鏡片，也許黃宗羲這裡使的是誇張手法吧；黃宗羲曾記
豐坊一樁糗事，說豐坊家有一狡僕，梅雨時節，建議豐坊
給書曬黴，狡僕搬書出來曬，又對豐坊說，老爺，您家的
金器也要防起黴喔，我也給一併搬來曬曬太陽吧，豐坊說
是啊是啊，也㠥僕人搬金器。豐坊曉得金器比較貴，曬時
登記數目。狡僕從中偷了一件兜袋裡，到了收攤，豐坊數
了數，說少了一件金器，責罵僕人偷盜，僕人又從中拿了
一件，豐坊再數，連聲道「是了是了，沒少沒少」。原來
這個豐坊，只知偶數，不知單數，僕人偷一件，金器數目
成單，再偷一件，嘿嘿，又成雙了。「僕人知其但知數之
奇偶，不知總數。」
豐坊是那麼聰明的人，單數偶數都搞不清坨數，哪有這

回事？這其實是蠻好理解的，豐坊是文科生，文科極其了
得，理科常常掛科，也不單是豐坊，人說吳㞇考清華大
學，國文百分，英語百分，數學卻是吃了鴨蛋，也不減吳
㞇潑天智慧。豐坊腦殼有點漿糊，也另有例證。豐坊家藏
萬卷，到他家做偷書賊的，多而又多，大家都把他家藏書
樓當免費書店，與他喝一盅酒，品一杯茶，順便將書藏諸
腋下，順手就牽了書去，何況他讀起書來，「人有出其左
右，不知也。」背書包來偷書，擔籮筐來偷書，推板車來
偷書，他也未必知道。其萬卷樓到得後來，名不副實，只
是千卷樓了，所藏宋槧本、抄本，被門生竊去者十之六
七。
豐坊有個門生，叫方仕，緊跟豐坊學書，估計學費沒交

豐老師多少，偷豐老師的藏書偷了不少。方生偷書，豐老
師沒在意，有一件事讓豐老師氣得四腳亂跳。這方學生看
得老師字寫得好，價錢賣得高，既偷其書卷，又偷其書

法，拿到外面換銀子，換取一夜情啥的，有時性質更惡
劣，自己所塗鴉的蚯蚓書，假借是豐老師手筆，拿老師大
名到世面上去招搖撞騙，敗壞老師名聲。豐老師發脾氣
了，放出狠話，一定要挖出方某的眼珠子，叫他再也不能
造假，並出了懸賞金，懸賞掛，勇士出。不日，家人攜了
兩顆眼珠子來，說是方某左眼珠右眼珠，豐老師也就兌現
懸賞金，與勇士沽一大白。再不日，方仕篤篤悠悠，又來
拜訪豐老師，耳聰目明，目光明澈，左右兩顆眼珠子，在
左右兩隻眼眶裡滴溜溜轉，豐老師大吃一驚：「知君遇盜
傷眼，今如故，何也？」方仕對老師說，我眼珠確實被賊
哥哥挖去了，但鬼給我搞了器官移植，「前兩日夜行，盜
挖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睛
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獨痛楚耳！」豐老師聽了這個鬼故
事，同情心大發，大呼小叫，叫僕人上茶上好茶，斟酒斟
好酒，給學生壓驚，祝學生康復：「坊亦信之，並置酒賀
其再生。」
這鬼故事有人道是江湖傳說，是黃宗羲醜化豐坊所編

造，但豐坊恩怨分明，卻是真的，時人張徹說豐坊性格
是，恨人恨不得啖其肉，敬人起來，也恨不得割自家胸脯
肉給人佐酒：「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啖，睚眥蒙嗔，立援
戈相刺，亦或譽姆嫫為嬋娟，斥蘭荃為薋菉，旁若無人，
罕無顧忌。知者以為詭激，不知者以為窮奇也，由是雌黃
間作轉相詆謨。」
豐坊在恩怨上很漿糊，在是非上也漿糊得很。豐坊考上

進士，當了禮部主事，嘉靖三年發生了一件「大儀禮」之
爭，嘉靖帝接的不是老爸的班，而是接朱皇叔孝宗位置，
這就存在一個嘉靖老爹如何擺的問題，嘉靖的意思是我是
龍，我爹也必須是龍，我是真龍天子，我不是打地洞的老
鼠子生的吧，嘉靖要把老爹稱皇考，群臣不同意，你老爹
明明沒當過皇帝，怎麼能稱皇考？只能讓嘉靖帝稱老爸叫
叔叔，稱叔叔叫爸爸。群臣尊重皇家序列，嘉靖尊重自家
血緣，鬧得不可開交，豐坊與他老爹豐熙不尊皇帝尊古
禮，他當的是禮部主事嘛，懂業務嘛，逆了嘉靖之心，嘉
靖一氣之下，打了群臣屁股，將反對者打的打死，貶的貶
掉，豐坊父子倒沒打死，卻在被貶謫之內，老爸被貶福建
鎮海衛；豐坊本人連遭流放，先是調任南京考功司主事，
再降通州同知。
這裡看，豐坊在是是非非上，是個明白人，然接下來就

看他不懂了。豐坊大概覺得人家當官越當越大，他當官越
當越小，不是個味。不就是一個稱呼嘛？搞得自己仕途蹭
蹬，何苦來哉？他給嘉靖上了一書，覺悟到昨非今是，大
儀禮該講，應該這麼講：「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理有八方，過去不能稱嘉靖老爸皇考，說得通，
現該稱其老爸皇考，更說得通，百善孝為先噠，何況叫爸
爸為叔叔，叫叔叔為爸爸，真是亂倫。這下好了，合領導
意圖了，領導當然高興，讚豐坊德能勤績都上乘，準備重
新起用豐坊，不但要起用，而且將重用。只是嘉靖也是漿
糊人，他聽豐坊一言，覺得豐坊是好人，又聽了南京吏部
張邦奇尚書一言，「其人少有文學，行多不檢，聖朝豈乏
此一人，今郊廟土木大興，疆場不靖。若複有此舉，海內
何堪？」覺得豐坊不是好幹部，嘉靖也就「用其言，薄其
人」。有人罵豐坊，在禮儀事上搗糨糊，對皇上不忠，對
老爹不孝。
豐坊在這事上，是孝還是不孝，是忠還是不忠？豐坊搗

糨糊，或許不是其腦殼裡盡是漿糊，而是皇家意識形態是
一大桶漿糊吧。再公平點說，這事搞得一窠糊，也是漿糊
人碰上了漿糊的意識形態吧。
豐坊再沒起用，他家本殷富，他晚年卻是貧困不堪，最

後連房子都沒，寄居寺院，「客居吳中，貧死蕭寺。」對
了，其萬卷樓也被一把火給燒了，據說原因是，豐坊訪老
友范欽於月湖，喝酒喝得一塌糊塗，深夜歸來，還點蠟燭
讀書，讀㠥讀㠥，蠟燭沒吹，人已酣睡，一點蠟燭火，燒
了萬卷樓。傳承450年的、最高藏書量高達5萬卷的私家藏
書，被這稀裡糊塗的人稀裡糊塗地給弄沒了。

烈日，十字路口，八車
道，縱橫交錯，像一張反㠥
光的巨網。我開車，艱難地
爬在網上。
車流滾滾中，一個穿戴整

齊的農村婦女，肩上斜挎一
隻大包，腳下堆㠥巨大的編
織袋行李，茫然失措，顯然
她剛離開老家，被某輛外地
車扔在大馬路上。她身旁的
路邊花壇裡，小花開得統一
而熱烈，怡然自得，和她形
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些和她
一樣來自鄉間某處的小花，
已然適應了城市的秩序。
目光收回的時候，忽然發

現，車子的左後視鏡上，居然結了一張小小的蜘蛛網，一隻幼嫩的白色蜘蛛，正
在烈日下慌亂地爬㠥。
牠的「老家」應該在小區的地下車庫，不見天日，食物豐富，自由自在，海闊

天空。後視鏡顯然不適合結網，烈日下的大馬路，對人都是煉獄，何況牠。牠想
躲藏，無處躲藏，離網越來越遠，那是牠的命，根本所在。我估計，過一會兒，
牠不是被巨大的車流捲走，就是被曬死了。
紅燈亮了，車子碰巧停到了樹蔭下，點點細碎的陽光從樹葉間漏下來，變得溫

和而濕潤，一瞬間，我和牠一起回到了森林，牠在牠最初的老家，忽然變得安
靜。
可是，假象瞬間渙散，綠燈亮了，車動了，牠又惶恐不安，四處爬動。
單位快到了。小小的慈悲心，讓我很想將車停到一個濃蔭處，讓牠能從後視鏡

上下來，摸到最近的那一棵樹，安家。我不敢捉牠，牠太纖細幼嫩了，手指一接
觸，必傷無疑。可是，停車位都難找，何況樹蔭下的。運氣還算好，停到了一個
背陽的地方。我祝福牠挺住，等我下班，將牠帶回牠的「老家」。
上樓，打開電腦，我將自己掛到了網絡上。如同這個城市無數人一樣，生活，

就是從一張網到另一張網。
終於到下班時間，發現牠居然還活㠥。在後視鏡的另一處，結了另一團絲。車

子停到小區地下車庫時，我心說，兄弟，到家了，下來吧，別錯過機會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牠還在。我伸出手指碰了碰，牠機靈地爬到一邊。不知是

我運氣好還是牠運氣好，又找到了背陽處的停車位。上樓打開電腦掛到網上時，
發現朋友的新日記：「乘地鐵吧，電梯垮了。坐動車吧，追尾了。坐客車吧，起
火燒了。吃點肉吧，八戒比唐僧貴了。看籃球吧，姚明退了。看足球吧，老撾都
進咱兩了。捐個款吧，錢都買瑪莎拉蒂了。買個股吧，暴跌了！總結：日子木
（無）法過了！」

我對那隻蜘蛛的「可憐」一下子變成了「同情」。
第三天，牠依然在，並且個子大了點，像是飽餐了一頓。也許，牠比我想像的

強悍得多？
這時我發現，我的車實在太髒了，況且結㠥兩處蜘蛛網，讓人笑話。必須洗車

了。
在我對牠的感情從「可憐」上升到「同情」時，我們儼然是惺惺相惜的同類，

如同溫水裡的青蛙一樣，如同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一樣，如同這城市裡每天掛在網
上的人們一樣。什麼樣的生態，都得撐下去。
可是，此時，牠與我產生了利益衝突，當這個命題一成立，我們瞬間化為對立

面。我輕描淡寫地對牠說「no」。
就像，我們愛美麗的植物，可愛的動物。可是——雞、鴨、魚、肉、菜，我們

必須吃，否則無法生存；魚翅，猴腦，我們也要吃，否則，我們的某些慾望得不
到滿足，某種優越感得不到體現，很難受。

就像，我們愛他們，他們愛我們，可是，誰不比別人領先，誰不比別人優越，

誰就很難受。於是，傾軋，造假，掠奪，戰爭，殘殺⋯⋯人類誕生起，比任何動

植物都更自私、更貪婪的特質，讓我們終日攀爬在烈日炎炎下的巨網上，離溫暖

濕潤的「老家」越來越遠。

此時，後視鏡上的蜘蛛還健在，但我知道，今天牠回不了家了，等待牠的，是

洗車場無情的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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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消
費
和
佔

用
新
的
資
源
。
大
家
都
熱
衷
於
享
樂
而
不
願
意
付

出
，
莫
名
其
妙
的
煩
惱
就
越
來
越
多
。
想
當
年
曹

雪
芹
寫
︽
紅
樓
夢
︾
，
﹁
批
閱
十
載
，
增
刪
五

次
﹂。
一
輩
子
也
不
過
寫
個
幾
百
萬
或
百
十
萬
字
。

現
在
，
一
個
網
絡
寫
手
每
天
就
能
寫
上
萬
字
。
據

說
，
他
半
年
內
所
寫
的
文
字
就
超
過
曹
雪
芹
了
。

為
了
圖
省
事
，
大
家
都
忙
㠥
思
考
如
何
才
能
發

大
財
。
比
如
賣
肉
的
，
會
往
肉
裡
注
水
。
賣
藥
材

的
，
會
偷
樑
換
柱
。
這
裡
面
固
然
有
制
度
健
全
與

否
與
法
律
執
行
與
否
的
問
題
，
骨
子
裡
還
是
一
個

焦
躁
的
問
題
。—

人
類
，
已
經
不
那
麼
樸
素
了
。

我
們
距
離
憨
厚
和
正
直
的
時
代
，
已
經
越
來
越
遠

了
。前

不
久
，
有
人
爆
料
稱
，
某
畫
家
作
畫
，
會
在

牆
上
同
時
貼
很
多
張
宣
紙
，
然
後
提
筆
在
每
張
紙

上
做
同
樣
的
佈
局
和
筆
墨
。
其
結
果
是
，
產
量
大

大
增
加
，
經
濟
利
潤
日
益
豐
厚
。
只
是
，
這
樣
千

篇
一
律
的
作
品
，
能
叫
藝
術
品
嗎
？
藝
術
本
來
就

是
個
手
工
活
兒
，
一
個
成
名
的
藝
術
家
，
成
批
量

地
﹁
生
產
﹂
自
己
的
作
品
。
用
來
透
支
自
己
的
名

聲
和
收
藏
者
的
信
任
，
究
竟
值
得
還
是
不
值
得
？

天
知
道
。

我
只
是
覺
得
，
這
做
法
就
像
一
個
女
孩
子
，
讓

情
人
排
成
隊
列
，
挨
個
接
吻
，
宣
稱
那
就
是
世
上

最
純
真
的
愛
情
。

豈
不
荒
誕
。

■
馮
　
磊

越
來
越
懶
，
越
懶
越
難
過

兒子放暑假時，我帶他到襄陽市城裡他姑
姑家住了幾天。我在市郊外住慣了，那裡鋼
筋、水泥包裹得還不算太厲害，還沒有市裡那
麼多的光污染，還可以看得到頭頂上隱隱約約
的銀河，可以看得到柳樹梢上晃動的月亮。
而城市的夜晚就像一頭怪獸，吞噬一切浪漫
與想像力，喧鬧而又無趣，讓人住得心煩。
當又一個黃昏來臨，我想了想，今晚終於

沒有事情做，我可以離開鋼筋、水泥包裹的
房屋，去外面走一走了，如果心情好，還可
以走到魚梁洲。還有，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
看一看頭上的月亮，不知她今晚可好。
魚梁洲位於漢江中游襄陽市區河段，處在

襄陽市襄州區、襄城區、樊城區的環抱之
中。在漢代以前，魚梁洲是一塊三面環水，
一面依山的半島。可能像是漢水中一條碩大
的魚的脊背吧，因此而得名。上個世紀的
1958年，因為修漢丹鐵路，在魚梁坪與魚梁
洲間低窪區域大量採挖卵石，形成低槽，而
後樊城迎旭門碼頭加固和延伸，江水期沿槽
走水，形成河道，主流改道，使魚梁洲與魚
梁坪分離，成為漢江中大型洲島。魚梁洲南
北長10.65公里，東西寬5.30公里，以四周主
航道中心為界，總面積31.28平方公里。那裡
過去是長滿了樹木、蘆葦、蒿草的天然之
地，野性而又幽靜。前幾年，修好了直通魚
梁洲的公路和大橋，魚梁洲成了經濟開發
區，但主要功能還是休閒和娛樂，島上便不
像別的地方，喧囂而凌亂。
我領㠥兒子來到外面，天烏黑烏黑的，還

下起了小雨，樹影婆娑。路燈在小雨和樹影
的映照中似乎在搖曳。我知道，穿過這一條
街，走過魚梁洲大橋，就可以登上魚梁洲
了。小雨還在飄，去不去魚梁洲呢？去了魚
梁洲是否就能看到心儀很久的月亮？看這樣
子，要在今晚看到月亮，怕是很難。但天氣
預報說今晚是晴到多雲，再者今晚好不容易
沒事幹，正好也有去魚梁洲看月亮的心情。

套用一句歌詞，叫㠥：有月亮的時候我沒時
間，我有時間的時候沒月亮。我下定決心去
魚梁洲看月亮，管它能不能看到。但願我一
路走去，就能在魚梁洲看到那和鋼筋、水泥
包裹的天空不一樣的月亮。
穿過那條有路燈的長街，雨已經停了，雲

也漸漸散去。又過了一會，一個緋紅、碩大
的月亮從雲中羞答答地鑽了出來，真是天遂
人願。我突然想起國外印象派詩人的一首
詩，大約是：七月的夜晚，緋紅的月亮，靠
在山崗上⋯⋯
月光靜靜地灑下來，灑在這片寧靜的河洲

上，銀白的沙灘上長滿蘆葦、蒿草。在月光
裡，這些蘆葦、蒿草如同婀娜少女，在微風
中翩翩起舞。漢江遠遠地流過來，在月光
下，如同從天河裡流下來。其實，「七
夕」、「天河」、「牛郎、織女」等傳說，就
流傳於戰國時期的楚人中，也許就是漢水的
襄陽這一帶吧。《詩經．小雅．大東》中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睆彼牽牛，不以
服葙」的詩句，是不是指我們這裡呢？但我
也不敢太肯定⋯⋯
月亮沒有停在漢水中，也沒有靠在山崗

上，卻在天空中慢慢變白，變深，變亮，最
後變成了銀白色。魚梁洲的天空是明淨的、
清澈的，一輪明月的清輝灑在魚梁洲的大地
上，給大地鍍上了一層銀色。雨後的昆蟲叫
得更歡了，似乎是它們把月亮叫出來的。月
亮，在西方總是被看成陰柔的、女性的、美
麗的。從古到今，人們因為看到月亮，產生
了多少美好的嚮往，多少神話故事和美麗的
詩篇。「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可以
說是問天、問地、問明月的傑作。而這三
問，是人類總也忘不了的事情。從屈原到李
白；從蘇軾到辛棄疾，問天、問地、問明
月，可總也問不完。問不完也不要緊，蘇軾
最後說到：「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只要我們心中有愛的人，能互相思念，就讓

我們都沐浴在這美麗的月光之下吧。這是多
美、多博大的情懷。今晚的魚梁洲能盛下這
些情懷嗎？
「可惜一溪風月，莫叫踏碎瓊瑤。」那風

月，那溪水，讓人的思緒如流，讓人該有多
少美好的思緒、嚮往湧入胸懷。可現在這個
時代，踏碎的何止是一溪風月，何止是美玉
瓊瑤。因為住在鋼筋水泥包裹的屋子裡稍微
舒服一些，人們就忘了看自己頭頂上的月
亮，忘記了千百年來給了人類無窮想像力的
月亮。
邊走，邊看，我又邊給兒子講「七夕」，

講「牛郎、織女」的傳說。兒子問：「爸
爸，『七夕』的故事是發生在咱們襄陽的魚
梁洲上嗎？」我說：「這個爸爸還不懂，等
你長大後，如果魚梁洲還沒污染，被破壞的
話，那你就去研究吧。」兒子似懂非懂的點
了點頭，卻說出了一句讓我吃驚的話：「爸
爸好悲哀呀！」⋯⋯
我悲哀嗎？悲哀又有何用？依然要掙錢，

吃飯，養家餬口，然後才能偷得空閒去看月
亮。但今夜魚梁洲的月亮依然這樣美麗，依
然這樣給人無窮的想像力。在月光裡，我領
㠥兒子，就像兩尾古老的魚，從久遠的過去
游向到今天，也要游到未來。明月給了我浪
漫，給了我激情，給了我無窮的想像力。我
來到了今晚的魚梁洲，來到了明月播撒下清
輝的土地，向天上的月亮問好。

去魚梁洲看月亮

■蒲繼剛

■蜘蛛網。 網上圖片

■迷人的月色。

網上圖片

■一點蠟燭火，燒了

萬卷樓。 網上圖片


